
老 师

吉老师教我们是从二年级开始的。吉老师是个老太太。

上课的那天，吉老师早早地来到了教室。吉老师属于那种有

些胖的老太太，脸胖胖的没有多少皱纹。她梳着那种向后梳的发

式，头发里夹杂着许多白发，其实那些黑发也不很黑，有些发

黄。吉老师走得慢。她走起路来左右来回晃，显得很悠闲。

吉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还没响，我们还以为是谁的

奶奶来找人，就围着她看，她也不说话，只是笑眯眯的，把我们

弄得也跟着她傻笑起来。

上课铃一响，她就走上讲台。她说她姓吉。这个姓我可从没

听说过，觉得叫起来不大舒服。

按照惯例，一上课我们就都把手背到后面去，吉老师连连摆

手，说：“只要端正坐好，手就不用背到后面去了。”我们一听，

感到浑身很轻松，纷纷把手拿到前面来。

吉老师开始教我们拼音字母。

口要张圆，她说。

下面啊啊的声音很乱，我知道这是有人故意这样的。吉老师

和别的老师不同，别的老师教要求我们齐齐地读。若是有谁乱

嚷，那老师肯定会严厉地瞪起眼睛。吉老师仍然满脸笑意，她还

用手比划着她的嘴，让我们学她那样子。纪胜安也怪模怪样地用

手比划着自己的嘴，在那里啊啊地怪叫不停。我感到这课堂实在

太乱了，就想这吉老师肯定不厉害，心里有些失望。



在上学的一年多里，我们换了七八个女老师，个个都挺厉

害。在这七八个女老师中，差不多都是下乡知识青年和返乡知识

青年。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她们常常只教一两个月就不知到哪里

去了，走之前没有一点要走的预兆。我大胆地望望四周，吉老师

还在耐心地教那几个字母。我早就学会了，可吉老师还在那里啊

啊地教个不停。

我无聊地摸了摸衣兜，掏出了一盒火柴。这是我从家里拿来

的，后座的付春义有支火柴枪。我摸出一根火柴。火柴着了起

来，快要烧到手的时候，我急忙把火柴扔掉。掉到地上的火柴灭

了，放出一股淡蓝色的烟丝。我忽然感觉这时教室静了。

我抬起头，吉老师正看着我。她说：“你把教室点着了怎么

办？你能赔得起吗？”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她说：“你把火柴交上

来。”我顺从地把火柴放到讲台上。回到座位我不敢坐。她接着

问：“你做得对吗？”我小声地回答：“不对。”吉老师说：“你坐

下吧。”她没再说什么，接着教那几个拼音字母。

我发现班里同学们的声音齐了不少。我感到了一种威严从吉

老师身上慢慢地弥漫开去。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想着吉老师。几次到外面撒

尿，我都要朝学校的那个方向望望，总发现那里红红的一片，像

是着了火的样子。我不知这火是不是我白天点着的。这么翻来覆

去地想着，竟一宿也没睡实。

过了几天，吉老师说要改选班干部，我一直在班里当班长，

听吉老师说改选的事，我的心通通乱跳个不停。我愿意继续当班

长。她让大家提名，全班谁也不提。吉老师说：“那就还让苏也

当班长吧。”大家都说同意。苏也就是我。我心里当然非常高兴，

但我知道不应该把表情流露出来。

又过了几天，上午上完课，吉老师让我们下午也去。大家去

了以后，就见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小人书的画页。这本小人书名叫

《一块银元》。吉老师买了两本小人书，才在墙上让我们把所有的



。

画面全看到。这书是讲王小龙家一块有缺口的银元的故事。这故

事邻居鲁婶给我讲过，那王小龙一家确实很苦，让人听了很不好

受。记得鲁婶讲完我就哭了。从六岁时开始，我的感情就特别脆

吉老师开始给我们讲《一块银元》的故事，她的音调低低

的，充满了感情。同学们都站在靠墙的地方，微仰着头，呆呆地

听吉老师讲。当吉老师讲到恶霸地主李三刀用水银把王小龙的妹

妹活活毒死的时候，我立刻举起拳头高声喊着：“不忘阶级苦！”

班里的同学都愣在那里，谁也没跟着喊。我又挥起拳头喊：“牢

记血泪仇！”还是没有跟着喊的声音，我感到不知什么地方不对

劲。这时我看到吉老师也愣在那里，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看着

我，那眼神和同学们看我的眼神没什么两样，好像是我把她吓了

一跳。我的脸立刻热了起来，尴尬地把举起的拳头放下。其实我

这一套都是跟广播报纸学的，那上面总是说在老贫农控诉地主的

会上，老贫农亮出被地主毒打的伤疤，有人就情不自禁地喊起口

号，于是全场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当然我并不是情不自禁，吉

老师刚开始讲，我就想到在什么地方喊一下口号，我想吉老师肯

定会表扬我阶级觉悟高的。

吉老师讲完的时候，她让我们回自己的座位坐好。吉老师说

今天大家都听得认真，没有精神溜号的，这很好，希望大家今后

保持。她停了停，用她的大眼睛看了看我，嘴动了一下，说：

“大家可以回家了。”同学们散乱着跑出了教室。我若无其事地跟

在他们的后面，心里却难受极了。

吉老师说：“今天下午劳动，抬土垫操场，需要带锹和土

篮。”大家都愿意带锹，因为土篮子携带不方便，弄不好还容易

坏。我本来也想带锹，但听吉老师动员大家带土篮，就自报奋勇

带土篮。

劳动开始的时候，吉老师也拿着一把锹给土篮装土。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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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她的脸上出满了汗，吉老师就拄着锹，站在那里看我们

干。我和付春义抬一只土篮。我俩让装筐的人把土篮装得满满

的，用木棒一抬，木棒和土篮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吉老师对

我和付春义说：“你俩少装点，少装点。”我和付春义被吉老师的

这句感动得不行，下一次装土，我俩非要把土篮装出尖不可。这

筐土装得是有些多，我站了两次才站起来。木棒压在肩上，肩膀

火辣辣地痛。我摇摇晃晃地朝前走，经过吉老师的面前，吉老师

喊：“让你们少装点，咋又装这么多？”我朝吉老师艰难地笑笑，

嘴里出声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吉老师不

理会我的语录，说：“快放下，快放下。”还没等我念完，木棒咔

嚓一声断了，我一个腚墩坐到那里。吉老师跑过来，脸色很不好

看，她沉下脸说：“怎么净逞能呢，累坏了身体咋办？”她掀开我

和付春义的衣服，发现我俩的肩膀出现了紫色的印子，她不说

话，眼睛里亮闪闪的东西越积越多。

后来再装筐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不许我们再装那么

多。劳动结束吉老师总结说：“苏也和付春义劳动表现好，肯下

力气。希望大家向他俩学习。”但吉老师没提我用领袖语录激励

自己劳动的事，这让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桥头的大榆树下，苦苦地想了好久。

那天我到学校比较早。我从家里带来把锤子，还有一些钉

子。前几天付春义把几只破凳子修理了一下，吉老师就表扬了

他，付春义非常高兴。我坐在那里却感到有些难受。本来我早就

打算修理这几只凳子，可一直老忘带锤子来。看到付春义那得意

的神色，我的心情十分沮丧。这几天我注意到又有几只凳子被纪

胜安弄坏了。他常在下课的时候领几个男生在教室里折腾。

教室的门已经开了，但屋里没人。我放下书包，并不着急修

理。我知道，修理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让人知道。班里还没来

人，我趴在后窗朝外看。教室的后面是一片坟地，坟地里稀疏地



，班里的同

长着几棵水曲柳树，其中较高的一棵上面还有一个老鸹窝。我们

常到这坟地里去玩，现在是早晨，坟地里没人。两条黑狗和一条

花狗在坟地里追着咬着，显得十分自在。

我从窗前转过头来，屋里已经进来了几个同学。我刚要修理

凳子，付春义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手中也拿了把锤子。我看见

他手中的锤子，心里感到有点别扭。付春义朝我笑了笑，把手中

的锤子朝一个桌子狠狠地敲了一下，他对我带来了锤子也感到意

外。付春义放下书包，对我说：“吉老师让你到办公室去一趟。”

我看了付春义一眼，说：“别闹，瞎闹什么。”付春义见我不信，

加重了语气：“真的，王八犊子唬你。”我又看了看他，他说：

“真的。”我觉得这差不多是真的，我想把锤子放到书桌里去。到

了座位后，我琢磨了一下，又把锤子拿在手里，我是想让吉老师

知道，我正在修理凳子。

到了办公室，老师果然坐在那里等我。天已经很热了，可吉

老师却戴了顶棉帽子，额头上有三个紫色的火罐印。我拎着锤子

走到吉老师面前，吉老师让我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吉老师说：

“我病了，今天不能给你们上课。我想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再

给班里的同学讲行不行？”我对吉老师这么信任我激动得不知说

什么好，我想了想说：“行倒是行，可纪胜安不遵守纪律咋办

呢？”吉老师点点头，她看了一眼窗外，说：“你让付春义帮你维

持秩序。”我说：“那就行了。”吉老师拿出课本，给我讲起来。

吉老师特别喜欢我的脑袋灵，比如有道题：

乘的那些数移

学都按部就班地做了，只有我在列竖式的时候，把这两个数调换

了一下位置，并且中间的零我没去乘，自动把用

前两位相加。这些知识从没人教过我，这让吉老师惊喜不已。吉

老师讲完，问我能记住不，我说全记住了，看吉老师有些不信任

的样子，我就先给她简单地讲了一遍。吉老师很高兴，她那张颜

色不很好的脸露出一些涩涩的笑。

我回到班里，告诉付春义说：“吉老师让你维持秩序。”付春



义严肃地点点头，他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

我站在讲台上讲，开始大家都感到新鲜，教室里很静。可后

来纪胜安就开始捣乱。纪胜安先是往他同桌的脖子里灌砂子，后

来就和他同桌闹了起来。我停住不讲，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看着

纪胜安。付春义走过去，什么也没说，照着纪胜安的大腿就踢了

两脚。纪胜安翻了翻眼睛，老实了。过了一会儿，纪胜安又弄了

个纸叠的飞机四处扔。付春义抢过飞机撕了。后来，付春义干脆

不坐在座位上，他像监工一样四处查看。付春义找了根木棍，谁

不老实就给他一下。这样一来，教室里的纪律比吉老师在还好。

学校要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吉老师说让我当。她

让我写份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材料，我费了几天的时间，查了

不少次字典，终于把材料写好。我把这材料给吉老师看，她给我

改了一些地方。

开全校大会的那天，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听说要让我

上台发言，我的腿一直不停地抖。

四年级的杜文杰走上讲台。吉老师告诉我杜文杰讲完就该我

了。杜文杰的讲稿真厚，全校的学生都不眨眼地盯着她。“毛主

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

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

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杜文杰的声音甜润，像

叮咚的泉水在响，让人听着特别舒服。我不安地摸着左臂上的红

小兵臂章，这东西总有些倾斜，已经弄了好几次了，总弄不好。

杜文杰的妹妹杜文贤和我同桌，她正用极其崇拜的眼神看着

姐姐。我六神无主地四处望着，心里仍然很害怕。杜文杰仍然在

讲着。我抬头看了看杜文杰，忽然发现杜文杰长得极其漂亮，尤

其是她的那双大眼睛，眼睫毛真是太长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

她，把害怕这事就给忘了。后来杜文杰走下讲台，我仍然盯着她

看。吉老师拽了拽我的袖子，提醒我该上台了。我的腿突然又开



始抖了起来，竟然不知是怎么挪到台上的。

我靠近话筒，掏出讲用稿。眼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忽然化

成虚影。那些我熟悉的面孔，在眼前渐渐地模糊起来。我的手微

微发颤，声音干巴巴的。“⋯⋯有一天下午，我和付春义值日，

打扫完教室后，天已快黑了。我俩背着书包，从学校往家走。在

那个臭水泡子的边上，我们发现一个一年级的同学在哭。我俩忙

过去问他哭什么，他说他的铁锹被淘气的同学扔进了臭水泡里。

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

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决定帮他把锹捞上来。可是天已经那么黑

了，我和付春义还都没吃晚饭，肚子非常饿，真不想替他捞了。

可是这个念头刚刚闪过，我立刻想起了黄继光和董存瑞。英雄的

高大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为了祖国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

难道我为了帮助自己的阶级兄弟，连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渐

渐地我觉得腿不抖了，声音也洪亮起来了，“水刺骨地凉，我马

上又想打退堂鼓了，可是我的脑海里立刻又浮现出邱少云的高大

形象，他烈火烧身都一动不动，我只是凉点，为什么就害怕了

呢？我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领袖的教导鼓舞着我，我立刻就感到水不凉了，心中

好像升起了一团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正当我越念越

熟练自如的时候，我翻了一下讲稿，发现最后的那页不见了，我

急忙去掏衣兜，翻遍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我只好带着哭腔说：

“我的讲稿丢了一页。”在一片的哄堂大笑中，我狼狈地走下讲

台。

转眼到了暑假。放假的前一天，吉老师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单

独到大河去洗澡。

中午，我正在家里的炕上躺着。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感冒

了。我只知道寒冷的天气人愿意感冒，没想到这大热的天儿人也

能感冒。二哥忽然跑进屋，告诉我说：“你班的吉老师来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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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我以为他骗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坐起来的时候，就听见了吉老

师的说话声。吉老师和杜文杰走进来。吉老师到我家是来借剪子

的。她俩来中学开会。现在会开完了，吉老师让杜文杰跟她一起

到附近的稻田里剪稻稗。吉老师说她养了几只小鸡，冬天没有吃

的，她剪些稻稗好给小鸡冬天吃。我立刻跑下地，把家中的两把

剪子拿出来。吉老师和杜文杰要走。我立刻穿好衣服和她们走。

见到吉老师，我的病好像好了。我非常想为吉老师做点事。

外面的天气很热，阳光很好。水稻田的上方，好像有一团团

透明的东西在不停地升起。蜻蜓很多，旁若无人地飞来飞去。有

的蜻蜓蹲在水稻尖上，不停地转动透明的脑袋。吉老师和杜文杰

用剪子剪，我用手拔。等我拔多了，就送到杜文杰那里剪断，然

后放进她拎的兜子里。杜文杰的手很白很长，似乎没有多少力

气。我愿意看她费力地剪断我拔的稻稗的那副样子。

我正忙前跑后弄得起劲的时候，就见付春义从大道上跑来。

我以为他也是帮吉老师剪稻稗的，就朝他招手，让他到我这里

来。付春义气喘吁吁地跑到吉老师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纪胜安在水泡里淹死了，刚捞上来。”一听这话，我立刻惊呆

了。吉老师大睁着眼睛，问了一句：“真的吗？”付春义使劲点

头：“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吉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她无力地垂

下了头，眼泪从她的眼里慢慢地流了下来。吉老师朝杜文杰和我

挥了挥手，说：“我们回去吧，不弄了。”

再开学的时候，班里果然就不见了纪胜安，这使我们班平静

了不少。当然，我们班也常挨外班的欺负。比如，有人常挨外班

同学的打；班里的好凳子常被外班的同学换走。纪胜安在的时

候，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班里的同学他打着玩可以，外班人打

可不行。

刚进入冬天，吉老师就先穿上棉衣棉裤。她好像苍老了不

少。教室里烧起了一只大火炉子。教室前面的墙角堆放着许多木

头和劈好的木块。木头填进炉子里，轰轰轰地发出欢腾的响声，



上。

一会儿，屋子里就被烧得暖烘烘的。

一天正在上课，炉子里的木头烧完了，吉老师让我拿几块木

头放进去。

我走到前面的木头堆旁。一些木头被压住了，怎么拽也拽不

出 来。

吉老师走过来，她蹲下去拽。她正拽着，旁边立着的一根木

头一下倒了，我还来不及叫喊，那木头就重重地砸在吉老师的头

嘣的一声，我感到那声音很响。

吉老师急忙用手捂住了头，她扬起脸，埋怨我说：“你乱动

什么呀？”

我忙说：“我没动，它自己倒的。”

吉老师仍然用手捂着头，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两只眼睛很

亮，她用失望的语调说：“苏也，我也没批评你，可你为什么要

撒谎？”

我木然地摇了摇头。

吉老师叹了口气，低着头走出了教室。

这年的年底，我没评上优秀红小兵。



同 学

早晨起来。妈妈一直在不停地絮叨。她先是说二哥劈完柴禾

不把斧子拿回家，然后又说我给猪弄的猪食菜太少。轻飘飘的，

那也算一筐吗？妈边忙边说。

我心里想。近来那只猪是越来越能吃了。

说完了这些，妈的心情好了一些，开始掀锅端饭。

金黄色的苞米面大饼子在手中散发出一缕独特的香气。我知

道，大饼子的这种气息第二顿就会消失，变成像猪食一样的味

道。

挎上书包，拿着冰鞋，我来到鲁光家。

味使我很不舒服。我不禁揉了揉鼻子，

鲁光家一片乱糟糟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骚的气味，这气

很艰难地踏进屋去。

鲁光的爸爸正在催他们起床。也许是屋里太冷的原因，鲁光

和他的两个弟弟都围着被坐在那里，笑嘻嘻地不肯穿衣服。

鲁光的爸爸一抬头看见了我，就说，看看，看看，人家王伟

都吃完饭了。鲁光瞅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角，从被窝

里爬出来穿衣服。

鲁光的眼角沾着两团黄色的眼屎，这使他看上去一副忧心忡

忡的样子。鲁光开始穿棉裤，我发现他竟是光着身子睡觉，连裤

衩也不穿，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我看到鲁光的弟弟和鲁光一个模

样，也是光着屁股。我突然很窘，像是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我

赶紧来到外屋。



会表扬我呢？

和我家一样。现

鲁光的妈妈正在外屋做饭，见我出来，便问我吃的啥饭。我

说吃的是大饼子熬萝卜条子。鲁光妈说，一样，

在真是没啥吃的。她边说边把手中的苞米面团成一团往锅上贴。

我探头一看，果然也是大饼子熬萝卜条。我说，不太一样，

我家的是红皮儿萝卜，你家的是绿皮儿萝卜。

鲁光的妈笑得一颤一颤的，手中的苞米面也掉到了锅台上一

块。她说，小崽子知道个啥？吃到嘴里味儿都是一样的。

我探头向屋里看了一看，见鲁光磨磨蹭蹭还未将衣服穿好。

他的两个弟弟居然光着屁股摔起跤来。

这样的情景令我对鲁光多少感到有些失望。本来我俩昨天说

好的，今天争取第一个到班里。

看着鲁光那不紧不慢的动作，我就知道今天又不能第一个到

校了，于是便说，我先走了。鲁光的妈妈似乎很希望我和鲁光一

起走。她说，再等一会儿，盖上锅马上就好。

天空有些黑沉沉的，一副要下雪的样子。我踩着冰鞋，用力

蹬着快速向学校滑去。

远远的便望见学校的那排草房了，还好，整个学校的烟囱都

安静地立在操场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终于第一个到

学校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盒火柴平稳地躺在口袋里。

操场很空旷，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东边那棵枯死的老榆树

上，落满了叽叽喳喳的麻雀。我感到异常兴奋，想像着一会儿班

里的炉子由我来点燃的情景。关老师会不

我想起了去年的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表彰大会。那

个日记本的颜色是多么漂亮啊，那是我非常渴望的。可是，那个

日记本却被赵云生得到了，这使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平静。

刚刚走进校门，我忽然吃惊地发现，班里的烟囱冒出了青

烟。

那烟柱缓缓地笔直上升，像一株刚刚长成的树，我的希望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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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那青烟的飘散慢慢化成一丝沮丧。我想，又是赵云生先到了。

走进教室，赵云生正坐在炉子旁的一张条凳上，炉子里的木

柴燃得正旺，发出轰轰隆隆的响声。

见我进来，赵云生抬头笑了一笑，然后又低头向炉内加木

柴。我觉得他那笑有些不怀好意，便没有理他。

我故意不去炉旁烤火以表示对赵云生的轻视。但我心里清

楚，无论自己再怎样表现，学马列积极分子都将是赵云生，这似

乎是一条无法更改的真理，班里的同学也都这么认为。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茫然无措地望着窗外。

房后的苞米地里，几头半大的牛犊正在那里游荡着啃站立的

苞米秸叶，我惊奇地发现，牛的眼睛原来这么好看。

想像着赵云生又将得到一个日记本，想像着全校同学那羡慕

的目光，我的胸中便生出一丝难以名状的痛苦。

这时我暗暗地抱怨鲁光，干吗就不能早吃饭？也许，不找鲁

光就好了。我开始后悔。

“叭”的一声脆响，我被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只见赵云生

正在打火柴枪，空中还残留着一缕淡蓝色的烟丝。

那把火柴枪我很熟悉，那是由八节自行车链条组成枪管的火

柴枪。那支枪曾经别在我的腰上。

我不看赵云生，但我能想像出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同学们陆续来了，纷纷围在炉子旁烤火。鲁光也围在那里，

他背的书包还没有摘下。

我喊了鲁光一声，他扭头看了我一眼，动作有些迟疑。他抓

紧时间伸出双手在炉子的最热处烤了一会儿，才慢腾腾地朝我走

来。

我压低声音告诉鲁光今天早晨我的发现。我说，你一定要告

诉老师，让老师批评他。我见鲁光有些顾虑便启发他说，你忘了

他前几天给你提意见了吗？鲁光定定地看了看那边，然后郑重地

点了点头。



个坑，属于破坏公物。当时关老师狠狠地

几天前，我们四年二班开斗私批修会，赵云生给鲁光提了意

见。他说鲁光愿意打架和骂人，有一次还用黑板擦将黑板砸了一

了鲁光一顿，并说这

批发展红小兵也不会有他。下课的时候，鲁光便扬言放学要揍赵

云生。可那一周，鲁光他们小组放学后要扫地。几天后，鲁光的

火气似乎已经消了。

第三节是自习课，上课没有多久，鲁光便举起了手，他似乎

有些胆怯，眼神迷离地看了我两眼。我朝他笑，算是对他的一种

鼓励。

关老师见鲁光举手，便以为他要上厕所，所以也不发话，她

只是朝上挥了一下手，做出一个让鲁光讲话姿势。

鲁光猛的站起，说，赵云生他打火柴枪。说完一声不吭地坐

下。

打火柴枪？赵云生打火柴枪干什么？关老师被这没头没尾毫

无逻辑的话弄懵了，她不清楚鲁光到底要说些什么。

鲁光又站起来，说，关老师，你不是发了一盒火柴让他生炉

子吗？可他却用那火柴打火柴枪。

听完鲁光的话，全班的同学都转过头去看赵云生。赵云生的

脸红红的，低着头。他忽然扬起脸，似乎要辩解什么，却被关老

师用手势制止。

看着赵云生那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的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快

意。

关老师说，鲁光同学你坐下。赵云生同学打火柴枪是不对

的，学校说过，不许学生打火柴枪，今后谁再把火柴枪带到学校

来我就没收。不过赵云生并没有用公家的火柴打火柴枪，发给他

火柴的第二天，他就把火柴还给我了，说是他有。这一个月来，

赵云生同学一直用他自己的火柴为大家生炉子，他的这种大公无

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全班同学学习的。

赵云生的头仍是低着，但脸上浮现出的却是那种受到表扬后



的谦虚表情。

我注视着关老师不停翕动的嘴，发现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与我

的希望完全不同。

元旦过后，天气越来越冷了，可炉子却被赵云生越烧越旺。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来得一天比一天早，不给我留一丝一毫

的机会。

元旦过后的第四天，学马列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就

在露天的操场上召开。这天很冷，整个操场一片通通的跺脚声。

马主任站在用石头垒起的水泥台上，大声地喊着，但他的声音被

通通的跺脚声淹没。我站在后面，只能看到马主任那一开一合的

嘴。

在一片的嗡嗡声中，有些人走到讲台上领奖。有五年级的杜

文杰。杜文杰是我们全校公认最漂亮的女生。

正当我努力地想数清讲台上共放有几个日记本时，我看到赵

云生也上了讲台。讲台很小，赵云生紧紧地挨着杜文杰站着，他

的神情幸福而自豪，杜文杰也没向旁边躲闪，似乎很愿意挨着赵

云生。我看到，杜文杰其实距讲台边还有一尺多的距离。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滚下，我知道，我的伤感全部来自赵云

生站的那个位置。

从那天起，赵云生把两个日记本都装在书包里，但他并不

用。他时常拿出来看一看，又小心地放进书包。那两个日记本形

状各异，颜色也完全不同，放射着一种诱人的光泽。

每当赵云生从书包里向外拿日记本看时，我和鲁光便领着一

伙人在一旁起哄，显大气喽！显大气喽！

赵云生表情怪异地看了我们一眼，显得很宽厚，像是没听见

一样。

语文书学到最后一课了，再过几天，就要放寒假了。

这天很冷，下课的时候，鲁光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喝水，他发



学一二一年一级。

现陈亚军的姑夫和另外两个警察坐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于是我们

都跑出去趴在办公室的窗户外面朝里看。马主任出来撵我们，我

们就又跑回教室烤火。

陈亚军的姑夫是派出所的警察，屁股后别着一把真的手枪，

这在我眼里显得很有威风。因此，当陈亚军和别人打仗时，他敢

下死手。

上课的铃声刚响，关老师就走了进来。她的表情很严肃，这

使得她那张满是雀斑的脸显得僵硬。

关老师说，现在大家拿出一张纸来，要写几句话。

听写生字和生词是常有的事。鲁光问，笔记行不行？我的小

字本用完了。关老师说，行，行，只要是纸就行。

关老师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从本子上向下撕

纸的嘶啦啦响声。

关老师说，我念你们写，如果有不会的字你们可以问。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感到很怪。怎么听写会这样

呢？同学们都觉得这事有些不寻常，但都拿出笔，摆好姿势。

我抬头看看关老师，她的眼睑垂着，盯着手中的一张纸条。

我看到前排的秦义正用拳头捶同桌刘凤丽的胳膊。秦义在两人的

书桌中间划了道线，只要刘凤丽的胳膊过线，他就打。

听写开始了。关老师用拉长的声音念道：

在一上

大一宋一庄一王一二一小一今一年一八一岁一了，他一正一

小

鲁光小声说关老师念得太快了，并说大宋庄的庄字他不会

写。关老师听了将庄字写在黑板上。

最后，关老师让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写好了吗？写好就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上来。关老师大声喊

着。

我看了看手中这个和我们学习毫无关联的“大宋庄的王二

小”，觉得这很像地下党的一封情报。从关老师那冷森森的脸色



中，我猜想这肯定有什么用处，关老师不会随意哄我们玩的。

我想，也许是挑字好的人写黑板报呢。关老师的字好，每次

学校出黑板报都是她负责。

关老师收完大家写好的纸条，便宣布放学。

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很强烈地照在雪地上，刺得人有些睁

不开眼睛。

别的班也都放学了，操场上满是刚从教室里跑出来的人。

我们顺着河道走，晶莹的河面像一张玻璃，透着冬天的一种

美丽与忧伤，趴在冰面上细听，冰层下的流水声已很微弱。

我们忘记了大宋庄的王二小，也没细想学校为什么无缘无故

地提前放学。我们在冰面上欢快地追逐着，并把撞倒别人作为一

大乐事。

赵云生和秦义走在前面，我和鲁光在后面追着。

那天我上秦义家。秦义的妈妈说秦义老用火柴打火柴枪太败

家了，哪能供得起，便将火柴枪给了我。几天之后，秦义便来要

走了那把枪。后来，赵云生用两本田字格本换走了那把枪。

我在后面撞秦义，主要是因为那把枪。

吃晚饭时，妈妈很严厉地对我说，以后再不许到学校去玩，

听到没有？她见我不吭声便吼了一声，去就砸断你的腿。

妈说的学校便是家附近的中学。我不明白妈为啥不让我去玩

了，以前去玩妈也没管。

快睡觉的时候，才听妈妈说学校里发现反标了，是一个小孩

的笔迹。我忙爬起来，喊道，这是谁干的？他怎么敢骂毛主席

呢？

妈妈照我的后背就给了我一下子，说，快点给我眯着。

我忽然明白陈亚军的姑夫为什么到学校来，也明白了王二小

今年为什么是八岁而不是九岁。

大约过了还不到三天，写反标的人找到了。虽然老师没有明

说，可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这几天，赵云生每天都要到办公室



去。

一天放学，赵云生刚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正巧被我和鲁光

看见，我俩悄悄地跟着他。刚出学校大门，鲁光就踢了赵云生一

脚。

赵云生站住，定定地看着鲁光，你为什么打我？

鲁光丝毫不示弱，你为什么写反标？

赵云生沉默着，眼泪在眼窝里打转，说，明天告诉关老师。

鲁光满不在乎地说，告就告去，我不怕。

第二天赵云生果然告诉了关老师。关老师看看鲁光，面无表

情，嘴里说了句，赵云生你坐下吧。

这天放学，我和鲁光还有外班的两个小子又把赵云生截住，

鲁光一个脚绊就把赵云生放倒在地。

赵云生躺在地上，用手抱着脑袋，任凭别人打他。我也过去

踢了他两脚，正准备再踢的时候，发现赵云生的脸部出了血，我

心中一害怕，便拉着鲁光溜走了。

谁让你写反标呢？看关老师的表情，我想她肯定支持我们打

赵云生。

从这以后，打赵云生便成了我们放学后必做的游戏。如果一

天没打他，总觉得有事没干。班上的女生有事没事也敢打赵云

生，因为赵云生不敢还手。不过才十几天的模样，赵云生就变得

极其孤单。下课时，他远远地离开我们，用一双哀怜的眼神望着

我们玩。

赵云生的眼睛一般常红红的，那是他刚哭过的标志。我们记

不清楚他一天要哭几回，常常是他第一次哭还没有结束，又有人

把他第二次打哭。

打赵云生实际也没什么原因，有时只为好玩，有时是打习惯

了，见了他就手痒。更多的时候，是在别处受了委屈。

赵云生默默地忍受着，奇怪的是他从不缺课。

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到了，同学们都舒心地呆在家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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